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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雀 翎 □从维熙

●从维熙专栏●

成都，那些倩影 □王南海

盛装出场
□肖复兴

■孔雀的家园在东
方，期望更多国人能

够为保护孔雀、净化

孔雀的生存环境而贡

献一份力量。祝福美

神孔雀大展彩翼，为

我们共同的家园增光

添彩。

当前，关爱大自然和保护野生动物，
已然成为多数国人的共识。之所以如此，
因为人类感悟到，野生动物也是地球不可
缺少的重要成员。
曾在电视中看见一帧令人心悸的画

面：夏日的一天，公园里几位游人手里摇
晃着几根美丽的孔雀翎。孔雀翎何以会到
了游人手里？正当笔者疑惑不解时，主持
人把镜头切换到了公园那几只孔雀身上。
原来，那些孔雀身上美丽的尾翼都不见
了，一只只孔雀竟成了秃尾巴“鹌鹑”。
那场景十分扎人眼球，笔者为逃避这令人
伤悲的画面，不得不关上了电视机。
静夜深思，孔雀何罪之有，为何要在

它们身上拔毛？我国古代成语中，倒是曾
留下“虎落平阳被犬欺，凤凰落地不如
鸡”的典故，那是形容“失意人”在背井
离乡后，身价一落千丈，受人欺压和凌辱
的典故。不过，电视里那些孔雀，并没有
离开公园的鸟类家园，怎么也遭遇到如此
欺凌呢？想来想去，得出的结论是：个别
人道德滑坡，已然没有了底线，竟然向公
园里的孔雀开刀了。

那些从孔雀身上拔下翎毛的人，把彩
色翎毛拿回家去，不外是插到自家的瓶罐
里，试图为家舍增添光彩。可惜，公园里
的孔雀，为此却无法展示其美丽羽裳了。
这不仅是对孔雀的侵犯，也是对公共权益
的极大侵犯。
孔雀为何物？传说中，它是“天宫司

舞的女神”。对于天宫神话，我们可以不
那么在意。然而，面对自然界中那些美丽
生灵，又怎么能任意践踏呢？
《史记》记载，孔雀的故乡在云贵高原，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雀就与中国文化结下
了深厚情缘。汉时，一首《孔雀东南飞》
的长诗流传千古，诗文中把焦仲卿与刘兰
芝的爱恋情殇，送进了中国文学的圣殿。
虽然时间已然跨越了千年，至今，安徽安庆
地区还保留着焦仲卿与刘兰芝合葬的墓
穴。到了二十世纪，郭沫若先生又以《孔
雀胆》为题，表现元末明初权力倾轧的悲
剧，剧作中美丽善良的阿盖公主，吃下了
父亲给她的毒药“孔雀胆”，就此饮恨离世。
如果说，这些故事距离我们太过遥

远，那么，近年来，从南国走出来的“舞

蹈皇后”杨丽萍，其灵魂与美神孔雀融为
一体，从她翩然的舞姿中，可以一窥孔雀
与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不解之缘。
其实，笔者之所以对孔雀难以忘怀，

缘于诗人公刘先生一首写于二十世纪五十
年代的诗歌。当时，笔者正在师范学校读
书，刚刚提笔抒发心志。有一天，老师出
了《国庆之夜》的命题作文，笔者挖空心
思，想写出天安门礼花绽放的绚丽情景，
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想不出有意象
的诗句。后来，还是诗人公刘先生发表的
诗作，打开了一道意象之门。他在描写天
安门国庆之夜时，用了“天安门上空，孔
雀开屏”之意象比喻。这个超人的想象，
让我在深感自己的愚钝之余，开始了文学
之路的苦苦登攀。孔雀开屏的美丽彩翼，
也萦绕在我充满青春气息的脑海里，照亮
了我意象萌发的心田。
因此，在百鸟中，我对孔雀有着特殊

的情感。孔雀的家园在东方，期望更多国
人能够为保护孔雀、净化孔雀的生存环境
而贡献一份力量。祝福美神孔雀大展彩
翼，为我们共同的家园增光添彩。

一竿一线，一处水湾，便可令垂钓
者如入无人之境，享受沉静自适的精神
之乐。翻开那些发黄的诗卷，依稀可以
见到古代垂钓者的身影，感受他们的怡
然心境，以及超然世外的高洁情怀。
鱼儿味道鲜美，因此钓者甚众。

范仲淹曾有“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
美”的句子。苏东坡也曾赞鲈鱼，其
《二月十九日携白酒鲈鱼过詹使君食槐
叶冷淘》中写道：“青浮卵碗槐芽饼，
红点冰盘藿叶鱼。醉饱高眠真事业，此
生有味在三余。”槐芽饼，藿叶鱼，青红
相衬，色味俱全，这样的“醉饱高眠”
真是人生一大享受。清代诗人曾写银
鱼：“一湾卫水好家居，出网冰鲜玉不
如。正是雪寒霜冻候，品盘新味荐银
鱼。”雪寒霜冻时，银鱼味正香，这广告
做得不错。
苏原之诗更是直接：“一自湖中上钓

矶，一竿一笠一蓑衣。瓦壶倾酒山歌
罢，荷叶包鱼晚饭归。”边喝酒边唱歌，
钓好的鱼用荷叶一包，便该收拾东西回
家吃晚饭了。这种钓鱼的生活真是惬

意，简直赛过神仙。
钓者痴迷情状从诗中可见一斑，像

储光羲《钓鱼湾》中写道：“潭清疑水
浅，荷动知鱼散。”在一个开满荷花的水
潭边钓鱼，水太清，便怀疑水太浅，也
许因为贪看荷花之故，一不小心惊散了
鱼儿，你说他是为钓鱼还是为赏景？宋
代董颖《江上》一诗更是可赏：“万顷沧
江万顷秋，镜天飞雪一双鸥。摩挲数尺
沙边柳，待汝成荫系钓舟。”此诗“万顷
沧江”的意境颇是开阔，而联想尤为奇
妙。摩挲只有数尺高的柳，想到等它长
成荫可以系钓鱼之舟了，这样的痴与
傻，真令人莞尔。
最童稚可爱的垂钓者，当然是孩

子。杜甫曾有“稚子敲针作钓钩”，便是
生动的写照。把这份童稚写得活灵活现
的是唐代诗人胡令能的《小儿垂钓》，诗
云：“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
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
人。”寥寥几句，活画出一个初学垂钓的
小儿形象：头发蓬乱，有模有样地坐在
水边，深长的草丛快把他遮得看不见

了，因为要专心钓鱼，就是路边有人问
他也不回答，只是连连摆手，生怕惊扰
了鱼儿。
垂钓往往自成一景。留白最开阔、

最富诗情画意的诗句出自柳宗元的手
笔：“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
笠翁，独钓寒江雪。”在枯瑟冷落的冬
天，寂静无人的雪野中，一位老翁面对
一条寒江，孤独垂钓。这是一幅高古孤
绝的画面，仅读文字，便可读出一股清
冷的意味，一种历史的萧索感，那是
“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境界，只可妙
会于心，无须言传。
与柳宗元情趣相殊，却亦有丹青之

妙的，则是张志和的《渔歌子》：“青箬
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一青一
绿，用借代手法点出钓鱼之人，色彩鲜
明清新，加上淡淡烟雨笼罩，烘托出一
种陶然自得、空灵迷蒙的意境，令诗句
越千年而不朽。
垂钓有时超越了行动本身，而走

向一种禅悟的高度。古诗中这样的例
子并不鲜见。像白居易的“浮生多变

化，外事有盈虚。今来伴江叟，沙头坐
钓鱼”，景云的“潇洒尘埃外，扁舟一草
衣”，都寄寓了诗人看淡世事人情的隐逸
情怀。
清代释敬安《寒江钓雪图》中写

道：“垂钓板桥东，雪压蓑衣冷。江寒水
不流，鱼嚼梅花影。”这是题画诗，同时
也是明志诗：寒江垂钓本就不合时宜，
诗人却能忘掉蓑衣冷的痛苦，细赏“鱼
嚼梅花影”的奇妙之景，令人击节三
叹。另有吴镇的《渔父》诗云：“无端垂
钓空潭心，鱼大船轻力不任。忧倾倒，
击浮沉，事事从轻不要深。”这是借钓鱼
事阐世间理：不要贪心，凡事量力而
行，要想到倾倒，注意浮沉，不要过于
偏执。悟得最深最透的则是唐朝的船子
和尚，他在《钓鱼偈》中写道：“千尺丝
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
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深夜钓鱼，
可谓痴矣，空船而归可谓呆矣，但是看
过世事之后，纵鱼不食，犹能载得明月
满船，这不是最大的收获吗？其中意
趣，的确值得细细地咀嚼。

每年进入五月，校园里就会有很多
学生穿着学位服拍照留念，不断地提醒
着人们，毕业季又到了。
马路上，甬道边，教学楼前，时光塔

下，随处可见三五一群的学生；四方广场
的石凳，图书馆前的台阶，一池碧水的洗
月湖，凝墨石边的点点喷泉，弯弯折折的
水上廊桥，到处闪耀着年轻的笑脸。似乎
他们要把每一个可能的地方都定格在相
机中，塞进记忆的包裹带回家。
毕业的脚步是匆忙的，现在他们还

顾不上思量，因为还有那么多未来需要
忙碌；毕业的心绪是凌乱的，现在他们
还顾不上忧伤，因为还有那么多明天需
要计划；毕业的旋律是快乐的，现在他
们还顾不上惆怅，因为还有那么多远方
值得期待。
所有人都在为告别做着准备。一个

个拥抱，一次次挥手，此时的再见并不
伤感，因为他们相信，再见意味着再次
相逢。一切都是将至未至的美好，一切
都在青春不散场的誓言中渐行渐远，前
方，花开正盛。
对于很多人来说，大学是离开父母

和老师的呵护，独立面对生活的开始；
是摆脱中学时代的题海鏖战和升学压

力，享受自在生活的开始；是告别单纯
的学习，逐步踏入社会的过渡阶段；是
走出家庭的温室，独自迎接风浪的尝试
阶段；更是褪去中学时期的青涩，初步
体验成年烦恼的成长阶段。也许正是因
为这样，大学在人的一生中注定具有不
同寻常的意义。
也许，这里有你的第一次离家远行，

第一次自作主张，第一次豁然开朗，第一
次怦然心动，第一次缘定三生⋯⋯如此
多的第一次，又怎么能忘记？在这里，
你正芳华，我正豆蔻，一切都是刚刚
好。我们在同一个教室里学习，在同一
个屋檐下躲雨；我们一起去郊游，骑着
自行车并肩同行；我们一起坐在长凳上
弹吉他，轻歌曼舞。下雪了，我们一起
在雪中拍照，巧笑嫣然。春天里，我们
一起放风筝，任长发在风中飞扬。因为
相逢在最好的年纪，一切都显得那么美
丽。我的心中，永远记着那个长发飘飘
的少女；你的心中，永远装着那个驰骋
球场的少年。无论年华如何老去，我们
的记忆中只有青春的欢颜。
有人说，大学就是用来怀念的。那

么，离别便是怀念的开始。终有一天，
在倦了累了的时候，人们会想起，那转

身离去的背影，也会明白，什么是别时
容易见时难。《友谊地久天长》，一首歌
承载了多少往日情怀，一首歌又勾起多
少思念和牵挂。当初，我们就是唱着这
首歌奔赴四面八方的吧。每每唱起这首
歌，过去的一幕幕就会重现在眼前，如
浪奔涌，又似小溪潺潺。那些年，那些
事，那些共同走过的路，那些共同谈论
的话题，都静静地躺在那里，静静地等
着我们去回忆。回忆中的人物总
是演着同样的故事，说着同样的
话，带着同样的笑容。往事在时
光的荡涤下沉淀下来，变得愈发
厚重。当它们带着真切的温度扑
面而来，甚至会灼痛我们的神经，让心
头泛起阵阵涟漪。我们驻足凝望，泪
眼蒙眬，拼命地回应那一声声遥远的呼
唤。任时光如水，回首从前，一切还是
当年的模样。
其实，十八九岁的年纪，不论在工厂、

农村、部队还是学校，都应该是一段火红
而滚烫的岁月吧。这个年龄的人会想到
奋斗，想到求学，想到工作，想到找一个心
爱的人厮守，却唯独不会想到老去的光
景。在这个年龄，人们想哭就哭，想笑就
笑，却唯独想不到一辈子有多久。

年轻人是不喜欢回首的，他们的眼
睛永远向着远方。他们总以为还有很多
的选择，却不知有多少事可以重来；总
以为犯下的错都可以弥补，却不知人生
又何尝不是将错就错的棋局；总以为什
么都可以分个是非曲直，却不知世间万
般又有谁能说得清楚。
岁月的流转从来都比人的意识要快

一步，人们努力地追赶岁月的风车，却只
能在岁月的嘲笑下抚今追昔，不
过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
已惘然”。走过太多来时的路，人
们懂得珍惜当下，却再也不敢许
下永远。人们仍然渴望幸福，却

再也不敢轻言放弃。顾念越多，舍弃越
难，又有多少次真的可以说走就走？光阴
荏苒，人们的任性少了，却多了很多无奈。
毕业的人群渐渐散去，校园显得有

些空荡。我又想起了毕业前的那个春
天，我们一起放风筝，风很大，天空被
吹得很干净。风筝飞得很高，我们的长
发在风中飞扬。思念就像细细的风筝
线，一头连着我，一头牵着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线就会断了。
陌上花开，又是一年，你会缓缓归

来吗？

垂钓古诗 □杜学峰

有段日子，耳边总是轻轻回响着那首
现代民谣《成都》，歌中从不同的视角感悟
成都，似乎时时处处体味着“蓉城之美”。
每到一座城市，最喜欢逛的莫过于

菜市场。因为初来乍到，当地的车水马
龙，高楼林立，总让人感觉自己是个不
相干的过客。而进入一家菜市场，突然
发现，这座城市莫名其妙地温婉起来，
它不再是那个穿着高跟鞋、小套装，冲
着游客职业性微笑的姑娘。此时，她素
面朝天，梳着马尾辫，可亲可感。
蓉城的菜市场，总有独到的特色。

新鲜的蔬菜择洗得干干净净，码放得整
整齐齐。新鲜的枇杷、李子也上市了。
在菜市场，最可体味到活色生香的生

活，大爷大妈，仔细地挑选着蔬菜、水
果，小猫小狗摇着尾巴，跟在后面。遇
到邻里街坊，他们用标准的“四川话”
打个招呼。菜市场，充满了人间烟火的
气息。想来，他们采购后，中午可以做
一桌丰盛的午餐了。
最能体味这座悠闲城市的地方，莫

过于街头的茶馆。你可以避开熙熙攘攘
的人群，随意寻个街边的茶馆。其实，
在老街老巷里，走不过三五步，就有一
座茶馆闪现出来，而且，座无虚席。四
川的“茶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唐代
《封氏闻见记》中就曾记载：“茶罢，命
奴子取钱三十文酬茶博士。”
稳坐在茶馆里，一杯茉莉龙珠，只

要四元钱，可以无限续杯，只要不想
走，就可以在这里泡上一整天。院子里
小猫淘气地打着滚儿，玩得正欢。抬头
是古老的瓦片，绿叶青翠，遮阳避日，
竹制的扶手椅，倾斜得恰到好
处。有的馆子在幽静的地方，有
的还安排了川剧演出。此外，在
一些寺院里，茶馆也座无虚席，
把“禅茶一味”演绎得活灵活现。
去蓉城，还莫忘了“钻巷子”。最有

名的莫过于成都城里极有名气的宽窄巷
子。青砖黛瓦、四合院，成为一座城市
的“怀旧地带”。巷子最美的建筑，古老
中透着文化的底蕴。巷子里的花高高地
悬垂着，如瀑布一般，浪漫而多彩。在

见山书院附近，一个女孩儿很安静地坐
在树下读书。她双手捧着书，读得那么
专注。落花如雨，飘落在她的长发上，
她低着头读书的样子，好美。

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
城市。它“快耍慢活”的生活理念，
感染着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难
怪从古至今，人们都喜爱这座“天

府之都”。李白曾赋诗：“九天开出一成
都，万户千门入画图。”久居成都的杜甫，
也曾感叹：“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流连于成都的那些倩影，用不着去

看知名的景点，只逛逛菜市场，泡泡小
茶馆，钻钻宽窄巷子，就可以体味蓉城
之美的独特以及文化的悠长⋯⋯

陌上花开又一年 □彭鲁迁

笑口常开（国画） 陶昆仲/作

很少听流行歌曲了。也不是一点儿没听，听到
的，有的词不错，曲不行；有的曲不错，词太
水。难有词曲咬合，水乳交融，让人心里为之一动
的作品。
偶然，看到北京电视台综艺节目里王珞丹和朴

树合唱的一曲《清白之年》，如莲出清水，月开朗
天，吹来一缕酷夏难得的凉爽清风。两位演唱者，
站在台上，一个握着话筒垂肩颔首，一个抱着吉他
不动声色。一曲唱完，没有多余的动作，像一幅没
有丝毫败笔的工笔画。
他们的穿着也很朴素，一个白衬衫、蓝裙子，

一个白T恤、蓝裤子，和《清白之年》很搭。曾经
在电视里看到另一对歌手共同演唱一首歌，各自
穿的衣服肥肥大大，尤其是袖子宽大得如同各自
挥舞着芭蕉扇。歌唱舞台毕竟不是时装台。除了
服装，歌手选秀大飙高音，甚至海豚音，似乎唱
歌就像卖东西，谁吆喝的嗓门儿高，谁的歌就唱
得好。朴素的装束、朴素的声音和朴素的风格一
起在沦落。歌唱演员似乎已经不会好好唱歌了。
其实，鲍勃·迪伦也常常只抱着一把吉他，静静
地唱歌。
《清白之年》让人心里感动，毕竟这首歌没有
追逐轻薄的时髦。它的曲风和歌词，都清澈如一潭
绿水，却能静水流深，映彻云光天色。歌里唱道：
“我情窦还不开，你的衬衣如雪。盼望着白杨树叶
落下，眼睛不眨；心里像有一些话，我们先不讲，
等待着那将要盛装出场的未来。”
显然，歌词写得不错，唱得更好，尤其是“盛

装出场的未来”那一句，透露出朴树的才华。谁在
年轻的时候，心里没有一个“盛装出场的未来”
呢？那是一种美好的向往，或者是一种憧憬与梦
想。所谓“盛装出场的未来”，只有青春时节白衣
如雪，白杨树叶纷纷落下，才和它遥相呼应，人物
吻合，将写意的心情和线性的时间叠印交织。
如果这首歌唱的只是这些，尽管有一句“盛

装出场的未来”，也只是一道漂亮的彩虹，瞬间消
逝。幸亏还有下面的歌唱：“数不清的流年，似
是而非的脸，把你的故事对我讲，就让我笑出泪
光。”“就让我笑出泪光”一句，有了经年之后的
沧桑。但是“老眼厌看南北路、流年暗换往来
人”之后，还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一丝未散
的温情之中，多了沧桑之中几许无言的期待，
尽管那期待属于“过去时”。
接下来，他们唱道：“是不是生活太艰难，还

是活色生香，我们都遍体鳞伤，也慢慢坏了心肠。”
舒缓而轻柔的吟唱之中，唱得真是痛彻心扉。在
司空见惯的“怀旧风”里，蓦然高峰坠石，即使没
有砸到人们，也会让我们惊吓一阵。这句词是崔健
以前在《新鲜摇滚》里唱的“你的激情已经过去，
你已经不是那么单纯”的变奏，比崔健唱得更加锐
利——不再单纯和坏了心肠，一步跨过了一道多么
宽阔的河。这首唱的是他们，也是我们。歌手唱到
了这首歌的核儿，一枚能够扎进人心的刺。看谁敢
正视，看谁又敢拔出。
在这里，才显示出题目当中“清白”的尖锐意

义，这首歌变得不那么千篇一律，不那么庸常。只
是结尾收得太稀松平常：“时光迟暮不再，一生不
再来。”收尾的笛子，余音袅袅，追心追魂一般，
替这首歌曲弥补了许多单薄之处。
《清白之年》和老狼的“校园民谣”一脉相
承，它不再仅仅囿于校园回忆的云淡风轻，也超越
了时过境迁的惆怅与忧郁，反倒出现了事过经年、
面对现实的无奈以及难得的自我批判。这首歌成为
了朴树自己，也成为“校园民谣”的延长线，成为
了一代人的“青春祭”。
这让我想起张承志先生写的一篇散文《清白的

精神》。相同之处，在于他们对于清白的刻意与恪
守、向往与追求；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一个更偏重
于过去，一个更偏重于现在；一个更在于自身经
历，一个更在于自我精神。
我想，王珞丹和朴树唱完这首歌之后，还会一

身白衣如雪，再“等待着那将要盛装出场的未来”
吗？或者，还会相信那曾经期待并等待的未来，能
够盛装出场吗？


